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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地，我听到你南进的足音
正越过阿尔泰山、天山
黄尘漫卷在风里
铺展的通道正一一敞开

写意的山，抒情的河
吟咏的禾田，描绘的草木
我在东岳之巅挥一挥手
所有的盛景中，我依然繁华

谁能辜负这土地，走
我做不到决绝、无情
蓬勃、弱败、枯荣
仍以站立者的姿态
你看，那气场
那茂盛，仍在陶醉你，温暖你
消减途中的疲惫与艰辛

没什么放不下，这天地轮回
我用全身气力
目染冰天雪地
哪怕一点点微寒冲击
也只愿在无憾中消逝
回忆化作冬日里的银装
我的笑容里一直闪着光

谷子记

老远便嗅出你的味道
记忆里的醇香
自味蕾回旋
一瞥此刻，金色镶嵌
这个盛大的节日
更为璀璨

秋天的梦，怀揣着希冀
然后，冬天的念想
孕育生机
沉甸甸的深情压向大地
感恩，源自季节与季节的更替
阳光与雨露的恣意

我知道这一刻
母亲的笑，自秋风中送出
轻漫的腰身中唱一曲
风雨同舟的舞蹈
而父亲凝视大地的目光
穿透了时光的苍茫

扬起又洒下，稻场上的
懵懂孩童脸上憨憨的笑容
留住了一抹夕阳。炊烟下
一碗米粥的蒸腾之气
经久不散，唇齿留香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人
民检察院）

行走旷野（外一首）
刘忠

检察诗人作品展

周一上班，走进大院，看到门卫
室老白和另一位门卫室的工作人员正
低着头，弯着腰，吃力地打扫大院里
的卫生。说打扫卫生，其实就是打扫
院里的落叶。时值深秋，挂在树上的
枯枝败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阵阵
北风的呼号之下，趁着夜幕的掩护，
悄无声息地回归大地，似化作泥土的
归宿。院子里的落叶并不多，围着园
圃周边栽种的，是几棵高大挺拔的辛
夷树——在我的家乡，辛夷树被赋予
了高雅、唯美、充满希望的名号“望
春花”。

老白挥动着手中的扫帚，左右开
弓。再看那叶子，似俏皮的玩偶，一
会儿欢快地跳起，一会儿又从扫帚的
缝隙中溜走。老白不紧不慢，再次挥
一下扫帚，直到彻底收拢住落叶的脾
气。“扫帚不到，那灰尘是断然不会
自己走的。”这句话不知怎么回事，
忽然就从脑海中蹦了出来。我走上
前，打了声招呼：“忙着哩，老白！”
老白应声抬起头来：“起得早，顺手
就扫一下呗！”我知道，这份工作其
实是由保洁员负责，但上班时间还没
到，保洁员没这么早到岗。

认识老白很偶然。虽然他来到我
们单位当门卫很长时间了，但开始并
没有印象，或者说，印象不深。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门卫，一茬接一茬的
门卫，来了一拨又一拨，走马观花似
的。不要小看门卫，在当下这也是个
紧俏岗位。原先县里为了安置“四
零”“五零”人员，就是安置企业四
十岁五十岁的下岗职工，后来扩展到
凡是身体结实没毛病，还能发挥余热
的，都能通过县保安公司的招聘，安
排到政府、金融、司法等机关单位，
负责安保工作，说白了，就是机关门
卫。每月虽然只有一两千元的薪水，
可起码能吃饱穿暖，有零花钱——按
照老白的说法，不用再花孩子们的
钱了。

认识老白，说具体一点，就是真
正认识老白那一次——是我母亲在离
单位不远的洛书小区居住时，由于有
急事找我，竟然摸到单位门口，报出
我的名字，然后，老白通过电话找到
了我。从那以后，我算是认识了老
白。后来，我因工作经常熬夜加班，
每次从办公楼里出来，总是习惯性地
在大院里溜达几圈，此时但凡老白

在，我就会喊他一块在院里散步。边
散步边聊天，我得知他原来在商业系
统上班。说起在商业系统上班那段日
子，朦胧月色下老白如数家珍，说话
的声调明显提高，喜形于色中有着掩
饰不住的自豪。他说，那个年代物资
紧缺，人们凭票购物，托关系、走后
门买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
等。说到最后，老白的语气忽然变得
低沉，神情也有些黯然。虽然老白不
明说，但我明白，世事如大浪淘沙，
总有一些人和事会大起大落，起起
伏伏。

认识时间久了，我对老白的印象
就更为深刻，这不单单是老白在单位
工作时间长了的缘故。我发现，门卫
室的人员待不到三年五年，走了一茬
又一茬，可老白却纹丝不动，估计有
十年以上了。平时在单位，大家都能
看到，老白他们早上上班时，身着安
保制服，整齐地站在大院门口，迎接

上班人员。上班后，都在门卫值班
室，着装整齐，对进出人员进行登
记，热心地电话联系邀约的干警，不让
办事人员空跑。下午，抱着一摞报纸杂
志，往各个办公室分送。到了晚上，夜
里起来巡查，忘记关灯的上去熄灭，发
现办公室有空调没有关闭的，就及时联
系干警。曾有好多次，我在单位值班
时，晚上的走廊灯，总是有人关掉，听
老白说，那都是他们晚上最后巡查时关
掉的。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听说是老
白定下来的一套安保规程，并带动其他
门卫执行起来的——后来才知道，老白
是门卫室人员的组长。火车跑得快，全
靠车头带，这个组长大小是个“关键
少数”。估计是老白自身素质硬，把别
人瞧不起的工作当成像样的工作来
干，而且干得像模像样，有条不紊，
所以，才被长久地留了下来吧！

现 在 回 想 起 来 ， 和 老 白 打 交 道
最多的，都是麻烦老白的事儿。我

们搞宣传的，外出摆放展板，就是
一 大 堆 活 儿 。 以 前 人 员 少 、 任 务
重，一遇到需要摆放宣传展板，我
就到大院门口找老白——正像当地
俗 话 说 的 “ 熟 人 能 多 吃 四 两 豆 腐
呗”，就是人多力量大的意思。我请
他帮忙打开单位西边仓库的门，我
一边说着外宣的内容，一边请老白
在一摞一摞堆放着的展板中翻箱倒
柜 查 找 ， 就 是 为 了 给 单 位 省 点 钱 。
老白也不推辞，也不嫌灰尘大，一
个一个展板找出来，一张一张地摆
放在铁架子上。接着，老白轻车熟
路 地 从 门 卫 室 拿 出 一 卷 玻 璃 胶 带 ，
摸索着用手指甲抠出头绪来，拉开
胶 带 ， 看 着 长 短 ， 用 牙 齿 撕 开 口
子，把撕下来的胶带递给我，我再
把架子上的展板固定结实，或者他
直接撕下来，捆绑好。随后，我和
老白一起抬着固定好的展板，摆放
到 单 位 大 门 外 ， 供 来 往 行 人 观 看 。

晚上，不用我吩咐，老白和他的门
卫室人员就会把展板抬进院里，第
二天，又重新摆放出去。需要宣传
几 天 ， 老 白 他 们 就 会 给 服 务 好 几
天，不用我再操心。

说起老白，让人印象更深的，还
是老白的身兼数职。他不仅是门卫值
守人员、单位安保人员、报纸收发传
递人员，还是清洁人员、服务人员，
也就是说，哪里需要，哪里就有老白
他们的身影。大院有落叶，他们会拿
起扫帚清扫；苗圃旱了，他们会打开
阀门浇灌——有一次我看到，老白竟
驾驶着防疫时的专用三轮车，灌满水
给树木喷水。冬天，大雪压弯了竹
梢，他们就会拿来长杆，戳掉竹顶上
的积雪。大雪封路时，老白他们就会
拿着铁锨，给干警清扫出一条上下班
的路来。在我看来，老白他们，眼中
有干不完的活儿，他们看似门卫，说
是安保人员，实际上他们就是服务的
代名词。老白的同事说，从来没听到
过老白的抱怨声，他总是任劳任怨，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身着安保
制服奔波劳作的身影。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一次周一
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时，门卫室老白
和他的两名同事竟然和我们一样，着
装整齐，齐刷刷地站在大门口，面朝
国旗，神情肃穆地行注目礼。打那之
后，我发现，凡是单位升旗，老白他
们一直坚持和我们一道参加升国旗仪
式……老白他们，从不看低自己，从
不卑微自己，他们把自己的身心融入
到检察工作中，高大的身姿自然有高
贵的心灵，在映照，在熏陶，在洗
礼。不要轻忽一个普通人，他的精神
世界同样深邃、精彩。

与老白接触多了，我还知道，老
白家里有个老母亲需要他照顾；还有
一个孩子，在郑州地铁公司上班，隔
三岔五地，会寄来很多包裹——这时
的老白就会露出或得意或满足的神
情。接触多了，我还知道，老白是个
慢性子，说话不紧不慢，办事不急不
躁，虽然有时是按部就班，可都是有
张有弛，井井有条。稳重，豁达，朴
实，组合成他身上最不易让人看出的
特性和质感。一个不起眼的人，一个
不起眼的岗位，让我有了不一样的认
识和感悟。

“这里有你一个快递，你下班来
取吧，不要忘了哦！”临下班时，门
卫室老白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
话，望着窗外，我看到树的黄叶随
风飘落，你我他，又要迎来一个季节
的翩然光临。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宁县人民
检察院）

门卫老白
雷志帆

几 十 年 前 ， 我 初 入 “ 检 门 ” 不
久，便有了一个新头衔——书记员。
每当外出办案，我就拎着一只黑色的
人造革公文包，不紧不慢地跟在案件
主办人身后，像一个跟班的伙计。

记得有一天正在上班，科长叫我
去他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已经开启的
信封，说里面有个举报材料，需要下
乡去核实一下情况。原以为只是让我
去配合工作，谁知科长说其他人都在
忙着办案，让我自己一个人下乡，到
乡里找领导给安排一名干部协助开展
工作。也许是习惯了平时的辅助办
案，猛然一听是要我一个人独自去核
查案件线索，我顿时就有些慌神了。
本想大起胆子问一下能不能安排其他
人去，但从科长的语气中听得出来，
这事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硬
着头皮答应了。

接受任务后，我便提前到车站去
买第二天的车票，却被售票员告知，
因持续降雨，乡村公路塌方，我要去
的地方班车已经无法直达了，中途下
车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步行。任务在

身，也只有边走边看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坐上了开往

乡下的班车。清晨的山里格外安静。
沿着崎岖的乡村公路，破旧的班车一
路摇晃着，就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
最后停在了一个集镇上，司机说前面
塌方公路不通，班车只能到这里了。

下车后，我一脸茫然，连东南西
北都分不清。到街头一家小食店问
路，正在炕饼子的伙计很热情，说我
要去的地方还有二十多公里，前几天
连续下大雨，路上好几处地方垮塌，
大小车辆都没法通行。无奈之下，我
买了几个饼子带上，独自一人开始步
行前往目的地。

夏季的太阳火辣辣的，刺眼的阳
光照得人有点头晕目眩，没走多远就
汗流浃背、腿脚发软了。到了一座山
脚下，我看见几条蜿蜒曲折的上山小
路，因担心迷失方向而不敢走，只好
一直沿着盘山公路走，一路上边走边
歇，饿了就啃一点干饼子，渴了就喝
几口山泉水。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行
走，终于到达目的地。

山 区 的 夏 天 ， 是 一 个 任 性 的 季
节，天气就像细娃儿的脸，说变就
变。下午的天空还是艳阳高照，到了
傍晚时分就阴云密布，随后便开始下
雨。乡政府的客房比较简陋，一只电
灯泡吊在屋梁上，借着昏暗的灯光，
我再一次把举报材料反复看了几遍。
根据材料中反映的具体问题，对涉及
的相关人员进行梳理，按照由小到
大、由外及里、由次到主的思路，逐
一对需要调查了解的问题、可能出现
的特殊情况和应对策略进行预判，然
后详细列出长达十几页的调查提纲。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间已近凌
晨一点。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伴随着
阵阵狂风，黑暗中雷鸣电闪，如同怪
兽在夜空中撕咬哀鸣。躺在客房的木
板床上，我丝毫没有睡意，想着第二
天将要开展的工作，一夜辗转反侧，
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乡民政助理员老
杨就来到客房楼下。简单交谈后，我
们便冒着小雨开始进村。老杨是乡里
安排的向导，负责带路和帮忙找人，

了解情况、制作笔录和查看账目、收
集资料，自然都是我的事情。每到一
个被调查人的家里，在自我介绍、说
明来意后，我都按照事先拟好的提纲
进行问话，边问边听边做笔录，直到
宣读笔录、签字捺印后，心里才长舒
一口气。

那时乡下的路全都是土路，几天
连续降雨，许多地方都出现山体滑
坡。一些羊肠小道垮了，无奈之下我
们只好穿过山林绕道而行，一路上手
脚并用、连爬带走，好几次不小心踩
在松动的石块上，险些滚下山坡。每
经过艰险路段，几乎都是胆战心惊
的，常常被吓出一身冷汗。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我完成了
对举报材料所反映问题的核查，准备
返回单位。那天上午，我正收拾着东
西，突然听见汽车的喇叭声。我从客
房窗户探出头去，竟然看见院里那辆
上黄下红的囚车出现在街头，但我还
没来得及大喊一声，囚车就消失在小
街的拐弯处了……唉！

既 然 与 囚 车 无 缘 ， 我 便 打 起 精

神，再次步行二十多公里去赶班车。
后来才知道，经过抢修，公路上几处
垮塌的地方已经可以勉强通行小车，
单位的车刚好送人下乡返回，但司机
不知道单位有人在乡里，让我梗着脖
子望车兴叹了好久。

回到单位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材
料。开始草拟调查报告，逐一叙述调
查所涉及的问题，重点对证据情况进
行分析，最终形成了信访举报问题失
实的结论。随后，对调查报告反复斟
酌修改，又工工整整地重新抄写一
遍，最后才正式送给科长审核。

推开办公室虚掩着的门，见科长
正在跟几个同事商量工作。在听取调
查情况汇报后，科长接过调查报告仔
细看了起来，同时还翻阅查看一些证
据材料，并时不时地问一些细节。随
后科长在报告上签署意见，叮嘱我把
所有材料装订后交给内勤存档备查。

我刚退出房间想关上门，就听见
科长的大嗓门：“这个材料反映的问题
成案率不大，所以专门交给这个小伙
子，让他去‘单飞’一次，就是要让他去
练一下胆子。大家以后对年轻人也要
多给任务、多压担子、多教方法，只有
多锻炼，才能尽快学会独立办案。”我
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安排我一个人
单独下乡的真正目的啊。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
检察院）

第一次“单飞”
吕晓

如今，每个人的身上恐怕只有两
样东西如影随形了，一个是手机，另一
个是钥匙。手机的普及，不过是近十几
年的事，其功能却包罗万象；钥匙虽然
自古有之，种类也不断翻新，但它始终
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开锁。

我 赞 叹 钥 匙 这 种 永 恒 不 变 的 功
能，无怪乎，人们普遍将连心锁与钥匙
用来比喻永结同心的爱情。

我最早拥有自己的钥匙大约是 5
岁的时候。记得那时，我还住在乡
下，父亲在乡卫生院上班，母亲在生
产队里干活，几乎没时间管我，于是
就在我的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放学
后便可以回家。那天，天很晚了，母
亲还没回家，我到禾场等她时，把脖

子上的钥匙取了下来，当成一种玩
具，使劲地转着圈子甩，没想到手一
脱，那把钥匙飞得无影无踪，应该是
飞到水田里去了。

没有了钥匙，我一下慌了，像失
去什么似的，生怕母亲责怪我。母亲
知道后，还到钥匙可能掉落的水田里
找了又找，也没找到那把钥匙。那天
晚上父亲回来后，狠狠地批了我一
顿。他说，钥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
西，掉钥匙比掉钱包还过分，叫我以
后不要把钥匙当玩具了。说完，他把
自己的那把钥匙，系了根红带子，挂
到了我的脖子上。

那时，在我看来，掉了钥匙，就
意味着不能回家，不能回家就不能吃

饭睡觉，就不能按时上学，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还有，掉了的钥匙万一被
小偷捡到，那就麻烦了——我越想越
后怕。难怪父亲说，掉钥匙比掉钱包
还严重。

近些年，把钥匙挂在孩子胸前的
现象好像越来越少了。在孩子脖子上
挂钥匙，让钥匙展现在胸前，可能会
让某些不法分子摘下孩子脖子上的钥
匙而入室行窃，给家庭财产和成员安
全带来威胁。因此，从安全出发，现在
的家长大都采取把钥匙放在书包或比
较隐蔽的某个地方，让孩子牢牢记住，
不让孩子将钥匙拿在手上当玩具玩。

真正知道钥匙的重要，还是参加
工作之后。那时，我在一家医院的门

诊药房上班。主任将药房的一把钥匙
郑重地交给我，对我说，药品是关系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治病救命的特殊
商品，管好药品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
命健康安全。我拿着这把沉甸甸的钥
匙，深感肩上的重任。看似管的是钥
匙，实则管的是药品，平时，要保证
药品品种不能缺，数量不能少，质量
不能劣。那时，工作任务虽然繁重，
但我从没放弃对钥匙的专注度——可
别让钥匙又飞到“水田”里啊！

岁月轮回，时间流逝。每个人的身
上，钥匙会越来越多。少则三五把，多
则八九把，无论是哪一把都承载着“责
任”二字。家里的钥匙，是家的责任；办
公室的钥匙，是工作的责任；车子的

钥匙，是安全的责任。
因工作需要，我换过不少单位，

每到一个单位，都会得到新的钥匙。
有一年，我调到一家机关单位，领导
交给我一把钥匙，要我管理干部人事
档案。我知道，干部人事档案是一个人
生命轨迹的某种写照，是用人单位了
解一个人情况的重要资料。把我放到
这么一个重要岗位，给我这把贵重的
钥匙，让我存好管好用好干部人事档
案，可想而知，单位是多么信任我、器
重我，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些年，我如
履薄冰，生怕有一丝的闪失，哪怕是一
点点的差错。我时刻提醒自己，努力工
作，不负期望，将这把钥匙管得紧紧
的、牢牢的。偶尔一恍惚，看不见钥匙，
我就会惊出一身冷汗。

人生其实也是由一把把钥匙串起
来的，每一把钥匙的背后都会有一段
精彩的故事。每一把钥匙都是珍贵的。
珍惜钥匙，便是珍爱自己的人生。

（作者单位：湖北省大冶市人民
检察院）

珍贵的钥匙
石朋庆

我的职责是——
把太阳从黑暗中推出来
冉冉升起，普照大地

我的职责是——
举火把，引领迷失方向的人
回自己的家

我的职责是——
找准每一处溃烂的部位
剔除，愈合

我的职责是——
在悬崖峭壁凿石铺路
让无期绝望的人抵达彼岸

我的职责是——
干涸土地清澈的泉水
唤回将死的生命

我的职责是——
灵魂的使者
把出窍的魂魄送回肉体

不要冷眼看我
更不要仰视我
我是你们的亲人
与我掏心掏肺地叙谈
痛苦与眼泪自会消散

你们误以为我多么刚强
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啊
会痛，会撕裂，也会流血

请收起你们的暴力吧
隐藏于内心，化为一朵雪花
着地而化，滋润一粒尘埃

我不愿看到恐怖的眼睛
不愿看到哭泣、哀嚎、血腥
我愿意将它们掩埋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
峒区人民检察院）

我的职责
张旭升

非虚构作品展

秋意 周文静摄


